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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着正意分解«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十至第十六节的关键,在于1996年«末时»杂志出版之时所采用的那些基本的预言学应用.三十年之后,主已经启示,还要有另一则预言信息被正式确立,正如米勒派的信息在1831年被正式确立一样.在这三十年的欧米伽历史中,将被正式确立的信息,被表征为对先前一则关于伊斯兰的信息（由约西亚·利奇所代表）的纠正,并且也是对“关门”信息（由塞缪尔·斯诺所代表）的改正;而“关门”乃十童女比喻之象征.将要宣告一则关于伊斯兰的信息,并伴随这样的警告：随着基督完成祂审判的工作,恩典之门将按次第渐进地关闭.该信息具有双重性,兼有一条内线与一条外线;而这两条线又分别代表着每当一则预言被开封时必然发生的三步考验过程中的前两步,正如2023年12月31日所赐的耶稣基督的启示那样.
«末时»杂志载有关于美国未来的基本概述;该未来如«但以理书»十一章最后六节所表明,而此六节已于1989年的末时被启封.该杂志公开流传已三十年,却无人察觉其中一项主要主题在于：受天主教影响之诸教会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宗教争战,尤以乌克兰为甚.那场发生在1989年时期的宗教争战,阐明了普京在宗教上的败亡之背景;此败亡由托勒密与乌西雅所表征,二人皆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显出悖逆.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乌西雅的殿,并非托勒密的殿.普京与泽连斯基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亵渎同一座圣殿：一位作为埃及人,一位作为犹太人.
在1989年与南方王争战的教会是天主教会.何以不然？法国的无神论在1798年给北方王造成了致命的创伤,那么,教廷为何不对无神论对天主教会那场旷日持久的迫害——尤其是在乌克兰——进行报复呢？更为重要的是,关于乌克兰的这项明证出自1996年的一份出版物,该文援引了世俗历史学家对于1989年历史的论述.如今,主正在开启第四十节所隐藏的历史;祂指向两个东正教会之间的争战,以提供拉菲亚战役及其后续的预言与历史背景;而且,祂早已将必要的洞见纳入三十年前出版的«末时»杂志之中.
拿破仑的败亡,与列宁、斯大林以及苏维埃联盟体制逐步走向终结的进程相一致.当预言中的南方王国将其都城迁至俄罗斯之时,1917年发生了两场重大革命.其一是所谓俄国革命,即沙皇被推翻;同年随之而来的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并引发自1917年至1922年的内战.1922年,苏维埃联盟成立.
俄罗斯作为属灵意义上的南方之王,其开端乃一场分两阶段的革命：先导致内战,继而形成诸国邦联.苏联的崩溃亦分两步：始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进而导致1991年12月31日苏联的解体.作为俄罗斯的末后统治者、即南方之王,弗拉基米尔·普京为第一位俄罗斯统治者——弗拉基米尔·列宁所预表.
弗拉基米尔意为“一位伟大的领袖”,而普京意为“道路”.列宁意为“一条伟大的河流”,但弗拉基米尔·列宁选择“列宁”这一名字以掩盖其本名,而其本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伊里奇意为“以利亚之子”,而乌里扬诺夫意为“年轻的以利亚之子”.
在这条道路上的那位伟大的俄罗斯领袖,在由公元前217年的拉菲亚之战所代表的历史中,乃由俄罗斯的第一位领袖所预表;这位领袖（即弗拉基米尔·列宁）是那条大河之伟大领袖,却隐藏了自己的名字.名字是品格的象征,而弗拉基米尔将他的两个名字隐藏起来,表明一种品格：他选择了一条政治思想之大河,胜过以利亚所代表的品格;“以利亚”意为“神就是耶和华”.无神论之根在于否认神,而无神论是南方之王的首要特征.列宁的第二与第三个名字强调以利亚及其儿子,而作为南方之王的俄罗斯之终局,则由托勒密四世所代表;他在拉菲亚之战中得胜,但当安条克于公元前200年在帕尼恩之战中卷土重来时,托勒密那位五岁的儿子当政.列宁的两个原名指认以利亚及其儿子,并与托勒密及其儿子相一致.以利亚以及给他儿女的信息,发生在末后的日子,就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之前;而拉菲亚与帕尼恩之战也位于其时.
看哪,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玛拉基书 4:5, 6.
乌西雅与托勒密的见证在«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十一节上相合;乌西雅在悖逆并患上麻风之后又活了十一年;而托勒密则总共在位十七年,这与第十一节与第十五节所述两场战役之间的年数相同.自公元前457年开始的二百五十年预言,在公元前207年结束,正位于那两场战役之间;即在拉非亚之后十年、在帕尼翁之前七年.托勒密四世的在位始于公元前221年,卒于公元前204年,因此,托勒密的十七年并非与自拉非亚至帕尼翁的十七年属于同一时间线.它们也不同于由尼禄于64年为起点、313年为终点之二百五十年预言的结局所表征的那十七年.自313年至321年第一次星期日法令颁布,相隔八年;又过九年,至330年,君士坦丁将国度分为东西两部.
在极其临近的将来,普京与俄罗斯将击败乌克兰,而托勒密与乌西雅所走过的道路,将在第十二节所表征的历史中开始重演.圣经中的两位见证人将普京的最终危机置于一场政教危机之中.托勒密与乌西雅的悖逆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显明出来,因此将乌西雅的圣殿与宗教确立为预言性的参照点.
泽连斯基,此名意为“绿色”,乃欧盟与联合国之全球主义官僚的傀儡;此等官僚之全球主义议程,正由那崇拜大地之母的绿色政治运动作最贴切之象征.泽连斯基昔为演员,亦属贴切,因其显然不过他方权势之代理,而其名所指之“绿色”,更标识出在人类历史之棋盘上导引其行止的政治哲学.对于泽连斯基而言,将死在即.
在这末后的历史中,乌西雅与托勒密的叛逆将再度上演;然而,托勒密（普京）在帕尼翁之战前四年便已去世,而“南方王”的末代君主则以一名五岁的孩童为代表,并为一连串腐败且无能的摄政者所操控.
托勒密五世于公元前204年即位时年仅五六岁（在其父神秘去世之后）,其在位期间,托勒密王国因一连串无能或腐败的摄政而陷于瘫痪.最初的摄政期在公元前204年至前202年,起于托勒密四世之死被隐瞒、其母阿尔西诺伊三世遭到谋杀之后.宫廷宠臣索西比乌斯（托勒密四世手下一名长期任职的大臣）与阿加托克勒斯（托勒密四世宠妾阿加托克勒娅之兄）宣布自为摄政.他们伪造或出示了一份将他们指定为监护人的遗嘱,将幼王置于阿加托克勒娅及其家族的照管之下,并肃清潜在政敌.早期的大部分政务由索西比乌斯操持.
约在公元前202年,政局发生转变,阿加托克利斯成为主导的摄政者,但因荒淫与失政而为众所憎恨.亚历山大里亚爆发民众起义,暴民以残酷私刑将其处死,幼王在名义上予以同意.其后之摄政为佩卢西翁总督特勒波勒摩斯,继之为阿里斯托墨涅斯.至公元前200年帕尼翁之战时,王国已处于由一连串轮替出任的摄政与朝廷顾问所掌控之下.
在帕尼翁之战中,托勒密王朝军队由埃托利亚的将军斯科帕斯在前线统率;此人是在摄政期间被任命的雇佣军统帅,并非由托勒密五世亲自任命.年幼的国王并无实权——各项决策、军事战略以及王国整体的孱弱,皆源于摄政者的瘫痪、内部叛乱（如本土埃及人的起义）与宫廷阴谋.此种不稳定局势使安条克三世大帝得以在帕尼翁果断击败斯科帕斯,将科伊勒－叙利亚（包括犹太）从托勒密王朝的控制下夺取,并使之永久脱离其统治.
历史学家讨论托勒密四世之死是否系毒杀之可能性,这亦属关于弗拉基米尔·列宁、约瑟夫·斯大林以及南方女王克娄巴特拉之历史上的推测的一部分.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中告捷,然而其败亡之始,源于他欲恢复苏联昔日对乌克兰教会所施加的控制性关系;而该关系于1989年被解除之时,乃为北方王战胜南方王之胜利象征.
乌克兰是东斯拉夫东正教的摇篮.弗拉基米尔大帝的受洗于988年在基辅举行.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莫斯科后来自称“第三罗马”,将自身定位为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整个俄罗斯诸地之合法继承者与属灵监护者,并将乌克兰列为其“教规辖区”.
莫斯科牧首区一向以“一个民族、一个信仰”为口号,视乌克兰在属灵上与俄罗斯不可分割;这句话亦为普京本人屡次使用.乌克兰,尤其自2014/2022年以来,愈发将莫斯科的管辖与监督视为殖民式、帝国式的支配,而非真正的属灵母教会之关怀.截至2026年2月,存在两套相互竞争的东正教架构.其一为乌克兰东正教会,自2019年起脱离君士坦丁堡大公牧首巴尔多禄茂而独立.在基辅,乌克兰东正教会被视为真正的民族教会.
请读者注意：乌克兰正教会与乌克兰东正教会并非同一教会.乌克兰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相连,因此泽连斯基一直在攻击它.梵蒂冈反对泽连斯基已然展开的这些攻击;然而,第十二节所述的普京之叛乱,继其在拉非亚的胜利之后,仍属未来.
乌克兰东正教会在历史上与莫斯科方面的教会机构有联系.2022年入侵之后,乌克兰东正教会于2022年5月宣布完全自治;然而,乌克兰国家调查部门（DESS）一再主张其在教会法上与法律上仍与莫斯科保持从属关系.乌克兰于2024年8月通过法律（由泽连斯基签署）,禁止任何与俄罗斯东正教会（“侵略国”）有联系的宗教团体.乌克兰东正教会被命令彻底切断联系,否则其基辅都会区将面临法院裁定的解散.截止至2025年末及2026年初,仍在持续进行执法突击搜查、堂区向乌克兰东正教会的转隶（自2022年以来逾一千三百处）、法院案件,以及联合国专家就涉及乌克兰东正教会之宗教自由关切所发出的警示.
梵蒂冈公开反对对乌克兰东正教会的一切强制解散.俄罗斯及普京将此界定为对具法统之东正教的赤裸迫害,并已将对“俄罗斯东正教诸教会”的保护作为任何和平谈判中的明确要求.俄罗斯的宣传一贯把乌克兰东正教会及乌克兰国家针对其的攻击定性为“纳粹主义”,并将之纳入其“去纳粹化”的正当化理由的一部分.
普京将僭越地“进入圣殿”,宣称对乌克兰东正教拥有完全的灵性统辖权,企图使乌克兰整个教会体制重新置于莫斯科的辖制之下,并要求被承认为俄罗斯东正教世界的合法灵性领袖.
这与托勒密进入至圣所有完全对应,而乌西雅就是那位意欲烧香的泽连斯基.托勒密的悖逆是在至圣所,乌西雅的则在圣所.一位南方之王,因“边界线”之胜而意气风发,终结纳粹主义的代理权势,随后越界,侵入仅属于宗教领域的所在.随之将有出于天意的骤然降卑,普京将从舞台上消失（正如托勒密四世于公元前204年去世）.在经历“继任者孱弱”阶段的权力真空之后,北方之王将以更大之势再起,并在第15节所述现代的帕尼翁之役中得胜.
十七
在拉菲亚与帕尼翁两场战役以经上加经的方式彼此汇合的那段历史中,十七年这一时段出现了三次.自米兰敕令颁布起,藉由婚姻使帝国东西两座皇位合一,直到公元330年王国被分裂并离异的这十七年.这十七年的起点与终点,构成了另外两个相关预言时期的路标.自公元64年尼禄时起,标出了一段迫害时期,该时期于君士坦丁大帝之时结束.从尼禄的迫害时期过渡到由君士坦丁所代表的妥协,标识着从士每拿教会过渡到别迦摩教会.313年与米兰敕令标明了士每拿教会的终结,而这十七年之期的终点——公元330年——则应验了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四节的三百六十年预言.
他必安然进入这省中最肥美之地;他要行他列祖和列祖的列祖所未曾行的;他必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他们;并且他要筹划计谋去攻打坚固的保障,不过一时.但以理书 11:24.
自公元313年及米兰敕令开始的那十七年,起于一次预言的应验,终于另一项预言的应验.标示开端的首次预言应验,指认从士每拿教会向别迦摩教会的过渡;而标示这十七年结束的那项预言,则指认罗马分裂为东罗马与西罗马.这十七年之期乃由预言史所界定,并非源自任何明定的十七年宣告.第二教会与第三教会分割的阿尔法,与帝国在三百六十年时间预言应验之际分为东西相一致.这两项预言确立了一个十七年的时期;若十七乃有效的预言象征,则该时期须据两三位见证人的见证而被确立为正当的预言时期.
那些见证人存在于另一段始于公元前457年的二百五十年时期之中.在那一日期,«但以理书»8:14的二千三百年之预言开始.公元前457年是一个预言性的起点,也是一个既定的预言路标.自此向前推展二百五十年,便至公元前207年,那正处于拉菲亚之战与帕尼翁之战之间的历史阶段.拉菲亚与帕尼翁两役不可割裂,因为二者皆由安条克大帝参与其事.自公元前217年的拉菲亚之战至公元前200年的帕尼翁之战,相距十七年.这二千三百年的预言在开端指明一次经纶时代的更替：第三道诏令恢复了犹大的民族主权;并且在结局又指明一次经纶时代的更替：基督从圣所进入至圣所.公元前207年代表经纶时代的更替：犹太地由埃及统治之经纶转入塞琉古对荣耀之地统治之经纶.塞琉古对荣耀之地之统治的经纶,引发了公元前167年的马加比起义.
自尼禄起算的二百五十年期,终于君士坦丁大帝的历史;而在两场战役之间告终的那二百五十年,则是安条克大帝的历史.在拉菲亚之战中,托勒密四世击败了安条克大帝,托勒密在位十七年.这两个二百五十年期都包含一个特定的十七年时期.二者也都以一位被称为大帝的君主的历史而告终.这两个二百五十年期都始于一个既定的预言路标,并都终于一个既定的预言路标.
美利坚合众国始于1776年7月4日;二百五十年后的2026年7月4日,那位以谋求使美国“伟大”而闻名的唐纳德·特朗普将要庆祝那二百五十周年.2026年,如同自公元前457年起之二百五十年期的终点,正落在现代拉斐亚之战与帕尼姆之战——又称乌克兰战争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段.南方王的统治、第一次星期日法令的时期,以及自拉斐亚之战至帕尼姆之战的时期,构成了三个彼此关联且同属同一预言历史的十七年期.三段二百五十年期亦同时汇聚于同一预言历史之中.这三段二百五十年期确立了三条与唐纳德·特朗普相关的预言真理脉络,他被表征为君士坦丁大帝或安条克大帝.
三条各为二百五十年的时间线,提供了对末后之日的三种不同而相辅相成的阐释.尼禄这条时间线界定出一段为期十七年的妥协史,此一历史完全切合于兽像形成的预言性特征.
“主已清楚地指示我,兽像必将在恩典时期结束之前形成;因为它将成为上帝子民所要面对的重大考验,他们永恒的命运将借此而被决定.你的立场乃是一团自相矛盾的混杂,故而只有极少数人会被迷惑.】
“在«启示录»第13章中,这一题目被清楚地呈现出来;［«启示录»13:11–17,全文引述］. ”
“这就是上帝的子民在受印之前所必须经历的考验.凡借着遵守上帝的律法,并拒绝接受伪造的安息日,而证明自己忠于上帝的人,都必归列在主上帝耶和华的旗帜之下,并必领受永生上帝的印记.那些放弃属天来源之真理而接受星期日安息日的人,必领受兽的印记.”«文稿发布»卷15,第15页.
兽的像乃是教会与国家的结合,并且在此关系中由教会居于主导.君士坦丁为将异教与基督教并合而作出的妥协,正是末后日子之妥协的经典例证.
“今在美国所进行的一切运动,旨在为教会的制度与惯例取得国家的支持;在这事上,新教徒正步罗马教徒的后尘.不仅如此,他们还是在为教皇制度打开门户,使之得以在新教的美国重新取得其在旧大陆所失去的至尊地位.而使这一运动更具重大意义的,乃是其所图谋的主要目标,乃在于强制人遵守星期日——这一习俗原出于罗马,并且罗马声称它是其权威的记号.那渗透于新教各教会、并引导他们去从事教皇制度先前所做之高举星期日同样工作的,正是教皇制度的精神——顺从属世风俗的精神,将人的遗传置于上帝诫命之上的精神.”
“读者若要明白那即将来到之争战中所要运用的手段,只须追溯罗马在过去世代为达到同一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之记录.若要知道天主教徒与新教徒联合起来将如何对待那些拒绝其教条的人,就让他看一看罗马对安息日及其捍卫者所表现出的精神.
由世俗权力所支撑的王室诏令、大公会议与教会条例,乃是异教节日在基督教世界藉以取得尊荣地位的阶梯.强制遵守星期日的第一项公开措施,是由君士坦丁颁布的法律（公元321年）.该敕令要求城镇居民在“可尊崇的太阳之日”休息,却允许农村居民继续从事农事.此法令虽实质上为异教之律,然皇帝在名义上接受基督教之后,仍予以施行. «大争论»,第574页.
导致并将再次导致星期日法令的妥协进程,以公元313年至330年的十七年时期为其表征;其中,公元321年的第一道星期日法令位于这段历史的中点.起初是东西方的联姻,结尾则是东西方的离异.第一道星期日法令乃是代表背叛的中间路标,正如希伯来字母表的第十三个字母,当前有第一个字母、后接第二十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字母时,便构成希伯来语中“真理”一词.起初的婚姻与末后的离异,表明首字母阿尔法与末字母俄梅伽彼此相合.自尼禄开始的二百五十年时期带有基督的印记,并且论及末后之日有关现今真理的一个主题.
自公元前457年开始的二百五十年时期,所强调的是由安条克大帝所代表的治国术;他身处自拉菲亚至帕尼翁的十七年时段之内.我们将之视为治国术,因为在公元前457年亦开始了一项二千三百年的预言.二千三百年是内部的预言线,论及上帝救赎之工,并与教政之象征相一致.不同于自尼禄开始的那段二百五十年,自公元前457年开始的这段时期,则是在论及末代美国总统的政治角色：他企图先使美国伟大,进而使世界伟大,并鼓吹一种错误的天主教观念,即一千年和平的黄金时代.
美利坚合众国乃«启示录»第十三章之地兽;其二百五十年之历程,标志着圣经预言中第六个王国的终局;该王国终于其始之处——在战争之中.历史的胜利者,界定被保存之历史记录.推行全球主义、受龙赋权的民主党人,将当下的无政府状态视为一场革命;而夸夸其谈而无所作为的共和党人,则将这段当下的历史视为一场内战.民主党人是圣经预言中之龙的代表;而共和党人则被表述为背道的新教徒,或者用约翰在«启示录»第十六章的术语,他们就是假先知.美利坚合众国始于一场革命战争,也终结于一场革命战争.共和党始于一场内战,也终于一场内战.共和党人所见,乃民主党人称为革命的那场内战.
作为最后一任共和党总统的特朗普,具有第一任共和党总统的预言性属性;这位第一任总统是出现在南北战争的外在历史中的.林肯所经历的外在的南北战争,同时也是以赛亚书七章八节之预言的内在历史;其在1863年结束,正是«解放奴隶宣言»颁布之年.两党之分乃是首要且根基性的预言原则.它始于该隐与亚伯;到了基督的时候,则由撒都该人与法利赛人所代表——两类该隐要杀害一位亚伯.
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代表了那些虽因缘由各异,却同意将他们的弥赛亚钉上十字架的人.法利赛人自称维护律法,实则不然;共和党人亦复如是.法利赛人自称恪守上帝所赐之原初律法,却以自身偏狭之逻辑诠释律法.对于法利赛人而言之原初律法,之于共和党人即为«宪法»——那部他们口称支持、实则并不支持的宪法.撒都该人拒绝上帝之大能;虽为较法利赛人为小之宗派,然在基督时代,撒都该人却主宰了犹太地的宗教与政治格局.民主党人较共和党人为小之宗派,小至必须以舞弊维系权力;然而他们仍然掌权,因为那些自称维护人人平等之公义的对手,对其所自称维护之法律原则毫不加以执行.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美国的两大政党,如同当年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样,都是预言图景的一部分.在这条预言的脉络上,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类比;然而,唯有当你看见那两股不圣洁的权势——他们虽彼此为敌,却联合起来敌挡圣洁——之间的预言性关系时,你才能以恰当的眼光看待托勒密与乌西雅.这两位南方的君王都曾试图在同一座圣殿献祭;然而,来自埃及的托勒密所代表的是龙的势力——民主党.乌西雅,作为犹大王,是荣美之地的领袖;他所象征的是背道的新教,即假先知——共和党.
龙与假先知之间的关系,典型地表征于迦密山.在那山上,亚哈代表龙,而耶洗别的巴力与亚斯她录的先知则代表敌挡以利亚的假先知.作为兽的耶洗别仍在撒马利亚的幕后.龙与假先知的联合,也由异教罗马与犹太人在十字架上的联合所表征;正如在星期日法令之时,民主党与共和党将要达成的联合一样.联合权势的诸要素,乃由从地上上来的兽之共和政体之角之内的民主党与共和党所表征.那两股不圣之政治权势为该隐所表征,而亚伯之系谱亦具有二重之分野.
亚伯的路径,相对于该隐的外在路径,是内在的路径,并且以两类童女为代表.那从地上上来的兽——即美国——之新教之角的演进,以一连串宗教性的净化为代表;这一进程始于1798年的撒狄教会,那一年美国成为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国度.撒狄是一间按名是活的,实则是死的教会.到1798年,那些曾经脱离教皇教会的新教宗派,已经在回归罗马.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的.
门徒在安提阿首次被称为基督徒.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基督是他们宣讲、教导与言谈的主要主题.他们不断述说祂在地上事奉的那些日子所发生的事迹,那时祂的门徒曾蒙祂亲自与他们同在.他们不知疲倦地反复谈论祂的教训和祂医治的神迹.他们唇颤目含泪,诉说祂在园中所受的痛苦,祂被出卖、受审并被处死;又述说祂以何等的忍耐与谦卑承受仇敌加给祂的羞辱与酷刑,并以像神一般的怜悯为逼迫祂的人祷告.祂的复活与升天,以及祂在天上为堕落的人类作中保的工作,都是他们乐于反复谈论的主题.既然他们所传讲的是基督,并且借着祂向神祷告,外邦人称他们为基督徒,也就理所当然了.
是神赐给他们“基督徒”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尊贵的名称,赐给一切归附基督的人.雅各后来论到这名字写道：“富足的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把你们拉到法庭之前吗？他们岂不是亵渎那配得尊崇的名,就是你们所被称呼的名吗？”雅各书2:6、7.彼得又宣称：“若有人因作基督徒而受苦,不要以为羞耻,倒要为此荣耀神.”“你们若因基督的名受辱骂,就有福了;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安息在你们身上.”彼得前书4:16、14.使徒行传,157.
以弗所的教会得了基督徒之名,遂引出受逼迫的士每拿教会,继而在别迦摩的历史中出现了妥协的教会.及至教皇制登上宝座之时,一场分离使神的真教会被标识为旷野的教会.罗马教会则为推雅推喇.到那一千二百六十年旷野期满之际,新教的教会兴起;自此以后,新教之角乃以一系列出于神的试炼与洁净为其表征.
新教肇始于1517年,当马丁·路德将其«九十五条论纲»钉于门上;“23”年之后,即1540年,耶稣会创立.2013年,“哈巴谷之表”的第九十五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呈述被钉于门上;而在2013年3月13日,首位出自耶稣会的教宗就任.马丁·路德正是在那段历史中被教宗良处以绝罚.自行斟酌……
1798年,撒狄教会自称持守“新教徒”的名分,然而因回归罗马,他们已然失守其名.1844年,米勒派复临运动接过新教的火炬,成为对以色列第一任王耶罗波安的责备;以色列这一民族与犹大支派（神安置其殿之处）本为骨肉同宗.耶罗波安设立了一个假冒的制度,乃依据那象征其民族昔日为奴之宗教;他重演亚伦那奠基性的叛逆,铸立兽像,并带出与该叙事相连的一切预言性意涵.然而,在其奉献礼上,米勒派复临运动责备他不肯继续使真正的敬拜指向神所居住的圣所.耶罗波安欲使敬拜的焦点在伯特利和但,这就表征1844年撒狄之人——他们拒绝跟随基督进入至圣所.
米勒派复临运动选择回到罗马的宗教,并采纳了那些因拒绝米勒的信息而方才被显明为假先知之人的教义论辩,将他们视为自己的神学导师,以此为其拒绝“七次”的预言信息辩护.米勒派复临运动如同那悖逆的先知,不遵从上帝的引导,反而选择了自己所定的道路.自宗教改革以来的预言历史中,在关乎聪明与愚拙童女的一切试炼与筛除之中,愚拙者所选择的道路,乃是回到你们曾蒙拯救而出来之那地的敬拜;正如人所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除了耶利米的古道之外,一切道路都通向罗马.
新教改革曾被摩西返回埃及、为引领神的子民进入应许之地这一事件所预表.一旦出离为奴之地,神就定意将祂的律法赐给祂所拣选的子民.循着摩西与新教改革所显出的规律,背叛在得拯救之后立时显明.神试验了撒狄,这一群自称按名是活着的人,然而到了威廉·米勒的信息临到之时,却是死的.1844年发生了两次洁净：首先是撒狄教会的洁净;他们自称为新教徒,却被证实是死的;其后同年米勒派也被洁净,以应验十童女的比喻.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代表两个政治阶层,共同构成启示录第十三章从地上上来的兽的共和政体之角.聪明的童女与愚拙的童女是两个宗教阶层,共同构成从地上上来的兽的新教之角.聪明的童女持有首先在安提阿所赐的那个名字.聪明的童女是基督徒,但亦是蒙应许要得名的非拉铁非人.
得胜者,我必使他在我神的殿中作柱子,他必不再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并我神之城的名——就是从我神那里从天降下的新耶路撒冷——写在他身上;我还要将我的新名写在他身上.启示录 3:12.
上帝第一次称呼祂的子民为“基督徒”是在安提阿;而那段其中十四万四千人的老底嘉运动转变为十四万四千人的非拉铁非运动的历史,也正是安提阿古大帝的历史——安提阿城因他而得名——并且他也被表征于拉菲亚之战与帕尼恩之战之间那段长达二百五十年的时期的末了.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些内容.




